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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听风者——沈毅力
□沈晓渝（沈毅力之子）口述 徐圣明整理

特 稿

人物简介：
沈毅力 （1906—1991） 曾用名

沈大毛，后由周恩来将其改名为沈
毅力，江苏兴化人，毕业于上海无
线电学校。1931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1934 年参加长征，1936 年在
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月，
抗战时期“红中社”改名 《新华通
讯社》，沈毅力负责外语抄收、兼无
线电队六分队队长。1939 年 11 月，
沈毅力任《新华通讯社》（简称“新
华社”） 任电务科长，新闻台报务
主任，新闻台台长，兼无线电队120
分队分队长。1942 年 5 月 29 日，沈
毅力任解放日报社主任。

他是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创
建者之一，历任红军无线电训练班
教员、江西瑞金无线电学校、红四
方面军通信学校、延安通信学校教
务主任；军委三局第六分队队长、
新闻台报务主任、军委三局行政秘
书，受派遣在重庆和南京梅园新村
做电台工作，后任华东军政大学组
织科副科长、云南省电信管理局副
总军事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任西
南邮电管理局人事处副处长、重庆
电信学校校长、南京电信学校校长
等职。他为创建和发展红军的无线
电通信事业，培养通信人才和建设
现代通信事业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
献，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是我
军通信事业的开国将军。

带着一百瓦特大功率电台
参加工农红军

1906年深冬，沈毅力出生在江
苏兴化一户贫苦家庭。21岁时，他
进入上海君毅学校续读高中，后因
英语成绩优异，被国民党交通处第
六电台无线电学校录取。

1929年 10月，沈毅力被分配到
南京北极阁一台，并在年底被调至
国民政府第二电台，成为正式报务
员。

1931 年，沈毅力来到江西东
固，任国民党28师一百瓦特大功率
军用指挥电台报务班长。同年，红
军方面开始第二次反“围剿”斗
争，5月16日凌晨6时，我军突发起
进攻的炮火，以伏击战术全歼敌28
师，47师一个旅的大部分，取得了
战斗的胜利。

战斗结束后，沈毅力携一百瓦
特大功率指挥台、六伏蓄电池、一
大堆零配件及八本密码本与其他六
位报务员一起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
红军。

1931年 5月 31日夜 21时，总前
委召开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
方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队，并分配
一百瓦特电台在苏区中央局开展通
信工作，由叶剑英、刘寅、沈毅
力、曾三等人在兴国后方总部办事
处负责电台报务工作。

沈毅力带来的一百瓦特大功率
指挥电台，实现了苏区中央局与上
海党中央的无线电通信联系以及后

方总部与前方红三军团的联络，这
是红军历史上的第一次。

正是这部大电台才沟通了上海
党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司令
部与各苏区革命根据地的通信联
络。从此，红军结束了没有无线电
通信的历史。

当时毛泽东非常高兴地对他
说：“欢迎你们参加红军，将来你们
是了不起的，是要领导国家的，现
在的无线电归你们管，今后的无线
电仍然归你们管！”

这部一百瓦电台除收、发报
外，还要监听，判断敌台的行踪；
抄收伪中央的新闻电讯；同时，还
担负着抄收国内外新闻的任务，提
供给中央首长和毛主席，这就是党
中央内部最早的《参考消息》。

同时，红军在拥有了这部指挥
电台之后，就成立了“红色中华通
信社”（简称红中社），它通过一百
瓦电台的“CSR”呼号向全国播发各
大会的新闻和广播通信，让上海和
一些革命根据地都能及时收到各类
消息，这是我党最早的新闻通信。

1937 年 1 月抗战时期，“红中
社”改名《新华通讯社》，沈毅力同
志在新闻台负责“新闻台外语抄
收”任务，并担任新闻台台长。

红军通过这部大功率无线电波
及时传达了党中央的指令，将各革
命根据地联结在一起。从此，红军
结束了只有半部电台、一部15瓦收
信机的历史，开创了自己利用无线
电通信的新局面。

首创红军通校外语教学

沈毅力为红军带来了“千里
眼，顺风耳”，但随着战事的扩大，
红军迫切需要建立无线电通讯网，
培养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的工作就
显得尤为重要。

1931年2月，红一方面军在江西
宁都县小布村创办了第一期无线电
训练班。1931年11月在福建长汀招收
第三期学员，并从第三期起，央军
委决定把无线电训练班改名为“中
革军委无线电学校”，人民军队第一
所无线电通信学校就此诞生，由沈
毅力担任教务主任。

1933年校址迁至江西瑞金坪山
岗后，从第六期开始，学校更名为
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简称“红
军通校”），由沈毅力担任首届无线
电科教务主任兼报务员和英文教
员，并首创红军通校外语教学。

红军通信学校建立之初，没有
教材，怎么办？沈毅力曾在回忆文
章中写到，“为了保证教学，解决教
材问题，我就把通报手续、勤务用
语汇集起来，想一部分，写一部
分，教一部分，并编写成讲义油印
出来，发给学员。”

沈毅力自编的英语教材深受师
生们的喜爱，学员们都说：“要是没
有沈老师教外文，我们是绝不可能
上电台操作的。”

沈毅力在红军通校时期对学校

的教学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
通过建立正规的作息、考核制度，
保证了学员的学习质量；加强教员
队伍质量建设，提高老师教学水
平；创立并自编通校专业技术系统
教材；重视学员们在劳动、生活、
学习和艰苦环境下的行为思想；采
用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诸如：
形象教学、趣味教学、生活中教学
等；在教学中强调遵规守纪、严守
机密、时刻牢记自己是电台技术人
员，处处严谨、事事留意、实战操
作、随时迎战。

从1931年到 1934年，红军无线
电训练班和红军通校共举办 11 期，
先后培训各类通讯人才2100人，造
就了第一批红军无线电人才。

艰苦教学保障长征途中作战行动

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
征，通校建制不变，改称通信教导
大队，编入红军通信团，代号为

“红星第三大队”。
长征时期，沈毅力深知电台责

任重大，不敢有半点怠慢和延误。
当时，沈毅力不顾环境险恶、困
苦、疲劳、饥寒、病魔和伤痛，争
分夺秒地教学员们快速掌握电台技
术并运用到战斗中去，充分发挥无
线电的通信作用。

沈毅力曾回忆道：“当年行军征
程时，我让学员们每人搞一块小木
板背着，让他身后的人学习黑板上
的文化和单词，边走边学，大家互
相提问，用英语对话，背诵电码。”
沈毅力对电台教学极其专心专注，
任劳任怨，甚至带病教学和上机操
作。

当时，周副主席看到红军通校
师生共同学习电台技术的场景很是
感动，激动地说道：“行军路上办学
校，这是件新鲜事，将来革命胜利
了，我们要告诉后代，红军在几十
万敌人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
炸的间隙学习电台技术，这可是相
当宝贵的传统教材啊！”

长征路上，办学条件艰苦，学
员们就用细沙充当纸，用树枝充当
笔，嘴就是蜂鸣器，手就是电键，
腿就是电台，在极为恶劣和危险的
情况下学习电台技术。当时学习用
具匮乏，沈毅力还教同学们如何使
用铅笔最为节约，既能够省铅芯，
又能够书写得又快又好。

有一次，沈毅力老师突然高兴
地说：“03 电台，Here are many
messages to you.”（这里有电报给
你。）

我 立 即 回 答 ：“01 电 台 ，
please go.”（请你立即发报。）

沈老师连说三个“OK!”
这时，刘光甫校长和曾三政委

来了，见大家情绪这样高涨，表扬
说：“长征路上办学，这是我们红军
的创举！”

长征途中，通校毕业的学员和
战友们一起，担负起党中央与各军
团的通讯保障任务，他们犹如红军

的“耳目”，使得红军得以实施高度
机动灵活的作战行动。

长征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在接
见通信学校的学生时高度赞扬他们
说，没有你们的工作，就没有长征
的胜利。

1936年，沈毅力加入中国共产
党。

沈毅力在革命时期参与创建和
发展壮大了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
培养了一大批无线电通信人才，解
放后又从事国家的邮电教育事业。
沈毅力一生都孜孜不倦地耕耘在这
片通信教育的沃土上，甘洒热血，
为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奉献了自己
毕生的精力！

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沈毅力在世的时候，曾一遍遍
对后人叮嘱：

“晓渝呀（沈毅力之子），你要
真正弄清老辈们的光辉历史是以血
汗和生命而铸成，这决不是想出来
宣传的！你作为革命者的后代一定
要事事领先、争做表率，尤其对革
命前辈的高尚品格要去凝思冥想，
一定要把这些精神产物融入到践行
老一辈们所热切期望的《为人民服
务》之中。同时我还希望你能通过
文化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文学写作能
力，力争今后写好历史，讲好红军
故事，传承给一代又一代人。这是
一项光荣的使命和艰巨的政治任
务，一定要把老辈们的革命精神在
育导后人中真正起到感染和教育的
作用。”

沈晓渝，沈毅力之子，早年因
父亲给红军提供了一百瓦特大功率
指挥电台而遭到敌特迫害，至今落
下了“上眼睑下垂症”，久治无果。
18 岁那年，他积极响应毛主席号
召，成为第一个被大队包送到公社
卫生院学医的知青。1978年底——
2004年底，沈晓渝从乡村镇诊所到
地方市级医院，从军队医院到机关
医院，先后拜国医名师七位，成了
被誉为“在世华佗——神医”谢如
陀的关门弟子。多年来，沈晓渝医
师始终坚持中医“天人合一”的医
疗理念，潜心研究人体疾病发生与
康复的机制，形成自己独特的诊疗
方法。

近年来，沈晓渝秉承退休后，
致力于沈毅力夫妇家庭红色档案的
保护和利用工作，将自己位于集庆
路殷高巷的住宅打造成了“家庭红
色课堂”。

生命不止，不忘初心，秉公执
医。沈晓渝秉承红色家风，获荣

“德术并举，病人至上”。家风传
承，红色电波永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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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我愿意为曹伯高先生的诗集写序，是
因为其中一首诗深深打动了我，他这样写
道：

蚌蜒河/车路河/梓辛河/卤汀河/海

沟河/白涂河……/有名字的河/没有名字

的河……/数以万计的河流/在里下河平

原上汩汩流淌着/无声无息/生生不息/它

们，是母亲脸上/悲欣交集的泪痕啊

这首题为《泪痕》的诗，我读完之后，
差点流泪，因为和我刚刚写的一首《里下

河的河》居然在结构上如此相似，情感上
如此相近，仿佛是一棵树上两片长得相似
的叶子，让人不由得感慨，同一块土地也
会孕育同样的诗意。我的诗是这样的：

里下河的河

大池塘/中池塘/小池塘/里下河的池

塘/数不清的故乡

他用家乡河流的名字缀连成诗的河
流，而我在异乡，已经想不起那些河流的
名字了，就用池塘来代替，也就是曹伯高
诗中说的那些没有名字的河流，而读这首
《泪痕》则唤起了我对这些河流的记忆。我
们都是里下河平原的孩子，都是河流的儿
子，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家乡的河流总会
萦绕在我们的梦里。

《稻浪深处》写的大多是家乡的风
景、风物、风俗，也写了家乡的人物、
人情、人生，我们能够读到作者成长的
痕迹，也能读到作者心灵与情感的脉
动。他写了麦收季节的农忙景象，也写
了秧歌时节农民的苦乐。在《求学记》
这组诗中，作者以亲身的经历与感受记
述了求学的艰辛和欢乐、梦想与奋斗，
让我看到了里下河农家孩子的艰难跋
涉，也看到了一代人的生命轨迹。我和

曹伯高的诗歌可以“互文”，我们的人生
经历也可以“互文”，我在他的诗中不仅
看到他的童年，也看到了我的童年，不
仅触摸到他的梦想，也触摸到我曾经的
梦想。这是诗的魅力，也是家乡的魅力。

故乡是文学家的梦，也是文学的灵感
源泉。热爱家乡而书写家乡，即使笨拙的
笔也能写出几句灵动的诗来，而曹伯高是
有准备的诗人。读他的诗，我仿佛在阅读
我的读诗史一样。我知道他是一个跟随时
代生活且行且吟的诗人，他的诗里有着同
时代诗人的热情和句式，当然也有属于他
自己的家乡情怀和人生感悟。

这种感悟有时也投射到家乡之外的
风景与人情，他是一个怀揣着诗心行走的
人，异乡的各种新鲜的风物、景色、人物都
会激发他的诗情，都可能转化成他笔下的
诗行。在“河山寻美”这一辑中，收录了他
在全国各地游历而迸发的诗意、激情和哲
理，也记录了一个旅行者的好奇、热情和
匆匆。他在北京的回音壁发现声音的秘
密，在浙江舟山的渔岛上寻找海天佛国的
诗情，在陕西华山天险无路之“路”上行
吟，在西藏大昭寺的夕照里感悟时间与生
命的真谛……

作为一个怀揣诗心的人，除了怀念历
史的尘烟、岁月的流逝、亲人的远去，他在
现实生活中也时时发现诗意的存在。诗集
中写得最多的是关于家乡的风土人情，藏
在“稻浪深处”的是他对里下河平原农耕
文明的无尽的依恋。在这一点上，曹伯高
是田园诗人，是水乡诗人，是里下河的诗
歌版图绘制者之一。

人们都热爱诗与远方，其实对于热爱
家乡的曹伯高来说，家乡就是诗，而对于
诗人曹伯高来说，诗才是远方，因为诗为
我们展现了无穷的想象、无尽的思索、无
限的书写空间。对于一直生活在家乡的诗
人来说，只有借助诗歌的翅膀，心才能飞
翔到遥远的星空、大海、草原、森林，灵魂
才能找到栖息之所。

这样说来，诗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
乡。我们写诗，就是还乡，每一首诗都是一
次情意绵绵的故乡行。

为曹伯高诗集写序，也是我精神上的
又一次返乡之行，里下河的游子归来。

而对精神上的游子曹伯高而言，写诗
就是重返已经消失但仍深深存在于记忆
里的故乡。在诗里，那消逝的曾经的故乡
成了真正的远方。

□王 干

故乡与远方
——序《稻浪深处》

□余一鸣

情到真处诗意生
——序《稻浪深处》

认识曹伯高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一
九八〇年，我们考取了苏州大学中文系
（当时叫江苏师范学院），我俩同在一个班
级，还住过同一个宿舍。我记得，他当时向
我推荐一本书《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就
在宿舍里。伯高说，你看，小说也可以这样
写。我从上铺跳下来，匆匆翻了一遍，说，
离经叛道，谁能看得懂？！很多年后想到这
个场景，我发现，这是我与西方现代派文
学第一次擦肩而过。若干年后，西方文学
潮流彻底占领了国内文学期刊，一批批新
潮作家成为弄潮儿，我意识到了自己的目
光短浅。我想起伯高同学，他有没有成为
一个新潮的作家呢？

没有。
他和我一样，都分配在老家一所乡村

中学任教，去城里买一趟书都成了一种奢
侈。作为同行，我倒是常在一些语文教学
刊物上看到他的文章。接着，听说他被选
拔进了兴化中学，他评上了特级教师，他

当了校长……老同学原来教而优则“仕”
了。

兴化出文人。我认识的朋友中，毕飞
宇、王干、朱辉、庞余亮都是兴化籍。有一
次，我在兴化参加“毕飞宇工作室”活动，
毕飞宇告诉我，在兴化的夜空下，至少有
1600 人在从事文学创作。这个数字我是
相信的。人口总数150多万的兴化市，有着

“中国小说之乡”的美誉，文学创作在民间
蔚然成风。一个县级市里的中国作协会
员、省作协会员就有100多位，没有广泛的
群众基础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我由此想
到，这1600人中有我的老同学曹伯高吗？

有一天，有个署名叶愚的人发给我一
组诗歌，我不写诗，也不懂诗，但这组诗打
动了我。我在电子邮件回信中作了真诚的
赞美。作为业余写作者，我知道他们需要
编辑、读者和朋友的鼓励，叶愚应该也是
一位业余作者吧。直到某次与伯高见面，
他问我，知道叶愚是谁吗？我说是我的一

位文友。他大笑道，在下叶愚向余老师致
敬。

这家伙！
伯高的诗歌创作一发而不可收了，也

每每让我耳目一新。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
叫“叶愚”，说自己文笔愚钝，就是个业余
的水平，我却不这么认为。退休的老同志
中，有许多人重拾文学爱好，我也读过一
些他们的作品，或旧体格律诗词，或人生
哲理散文，尤以散文为多，伯高却偏偏选
择了新诗写作。我想，他毕竟是科班出身，
当年在校时就是个发烧级的诗歌爱好者，
现在重拾旧梦是一种人生的回归和补缺。

伯高的诗感动我的是真实与真诚，情
到真处诗意生，读他的诗能看到我们这一
代人成长的印记。他的诗没有无病呻吟，
也不故作高深。他写养育他的里下河平
原，写在平原上劳作的父亲母亲和乡亲
们，在抒写的乡情和亲情中，捕捉住了许
多真实而感人的细节，只有这些源于生活

的细节才可拨动读者的心弦。许多年过去
了，我们想到某部作品，或许记不清人名，
但一定能记住触动你内心柔软处的那些
细节。伯高的诗中打动人的细节俯拾皆
是。

伯高为人朴实，他的诗亦如此。他的
诗中有古典文学功底的积累，有中外文学
熏陶获得的语感。用朴素的语言、精确的
词汇，表达至诚至善的感情，在当下林林
总总、鱼龙混杂的诗坛，实在是一股难得
的清风。

此次结集出版，伯高嘱我写个序，相
识四十多年，情不容辞。我写过一点小说，
于诗歌纯是外行。但是，我日常是愿意并
喜爱读诗歌的，拿到一本刊物，我作为小
说家首先看的并非小说，而是诗歌。而伯
高的诗歌是常常能带给我淳朴的美的享
受的。

期待伯高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曹伯高后 记
1980年至1984年，我在苏州大学中文

系读书。
这四年黄金般的岁月，打下了我此

生精神世界的坚实根基。每天课余时间
泡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览古今中外的
文学书籍和当年火遍全国的那些文学杂
志，整天热血沸腾地做着文学的美梦。
一本舒婷的诗集《双桅船》，薄薄的，不
知道翻阅过多少遍。读多了自然就有了
写的冲动，在文科楼三楼大教室的一个
角落里，陆陆续续写了一些诗歌、小说
模样的东西，却没有投稿的勇气。穷学
生一个，连方格稿纸都买不起，都是写
在学校发的作业簿子上。

大三的时候，文科楼中文、历史、政教
三个系的一群文学“发烧友”自发成立了
一个文学创作兴趣小组，请了范小青老师
做导师。范老师是中文系七七级的，那时
已在中文系留校任教。早在1980年，范老
师就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
处女作《夜归》，她在我们心目中是神一样
的存在。于是，我们不定期地把自己写的

习作呈送于范老师，范老师百忙之中不厌
其烦地为我们批注点评，有时还当面指
点。有一次，她对我说，你啊，写的小说实
在是不像小说像散文，不过你写的诗歌还
是蛮有意境的，像模像样。范老师的这句
话，我一直记着。在校期间我曾多次登门
向范老师求教，毕业后与老师书信往来，
老师亦多有指点和鼓励。可惜，走上工作
岗位后整天围着三尺讲台转，渐渐地，只
能将我的文学之梦束之高阁了，实在是愧
对老师的指导和鼓励。

2020年的清明节，是我母亲去世三周
年的祭奠日。母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
妇女，不识字，辛劳一生。母亲在世时我总
是以工作繁忙为借口，没有好好孝敬她，
心中非常惭愧。母亲突然走了，我心中的
那份后悔与悲痛难以言表。三周年祭奠，
在我的家乡习俗中是一件大事。我想写一
点文字，纪念我的母亲，也表达一下我对
她老人家的愧疚和哀思，这便是最初的那
篇《母亲，母亲……》，发表在2020年4月3
日的《兴化日报》上。愿母亲大人地下有

知。
此后，便又陆续写了一些，似乎当年

蛰伏的那个文学之梦又复活了。我挑了十
几首呈老朋友金倜先生指教。我和金倜小
学时就相识，我年长他一岁，我们是邻村
的，相隔仅三里路。他在地方媒体工作，长
期坚持诗歌创作。2010年4月，青海省玉树
藏族自治州发生强烈地震。没过几天，他
就在报纸上发表了《致玉树》一诗。我偶然
读到，深受感动，触动很大。一次现实生活
中发生的自然灾难，他用诗歌的形式表达
了至真的关切和揪心的疼痛。我又一次感
受到了诗歌巨大的冲击力与感染力。金倜
看了我的习作后，鼓励我说，坚持写下去，
必有大的收获。有了行家老朋友的肯定和
鼓励，我便当真写起来了。隔三差五，写写
改改，不知不觉间竟积累了一摞。

兴化自古人文荟萃，文学创作在民间
有良好的传统。当下，更是有以毕飞宇、庞
余亮、朱辉等为代表的一批实力派作家活
跃于文坛。兴化本地从事诗歌创作的也不
在少数，除金倜外，王干荣、顾维萍、邵满

意、王桦苍、王亮庭、周信学等均成果斐
然。我与他们当中好几位从未谋面，但只
要见到他们的作品，便认真拜读，从中受
到许多滋养和启发。

此次从习作中遴选出118首结集出
版。承蒙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姚丽、梁雪
波二位编辑老师删削指导，我很感动。我
把出版诗集的事向范小青老师汇报，老师
非常高兴，应我的请求，题写书名，是对我
莫大的鼓励。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老师应
我的请求，百忙中为诗集作序，我受教良
多，备感荣幸。著名小说家余一鸣老同学
作序，手写了五页纸，拍了照片发给我，真
是用心用情。凡此种种，怎一个“谢”字了
得。

我知道我的诗作尚显幼稚，朴素有余
而意蕴欠深，这样说并非我的自谦，实在
是出于我对诗歌的热爱和敬畏。我当继续
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以期无愧
于各位师友的指导，无愧于养育我的家
乡，无愧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的时代。

以上聊以为后记。


